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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的传统与当代发展 

傅 谨 

中国戏剧有悠久的历史和完整的美学传统，在长达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它曾经在中国

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拥有重要地位。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戏剧演出都是民众最热爱的娱乐活

动与精神享受，而且更出现大量的衍生产品，由于戏剧在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生活中的普遍存

在，无论是各地民居的装饰图案，还是年画、剪纸等等领域，戏剧故事与人物都是最受欢迎

且被普遍使用的题材，充分说明传统戏剧之深入人心。 

尽管如此，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中国戏剧传统却持续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和亚洲、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后发达国家一样，遭受到

来自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而中国的境遇还有它的特殊性。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戏剧先后遭

受到三次大规模的西化浪潮冲击。它们分别是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期间经受的主要是西欧

与北欧戏剧文化的冲击，这次冲击主体部分是转道日本而来的，因此打下很深的日本烙印。

经历这一过程，话剧这种戏剧舞台样式以及易卜生式的社会问题剧在中国得以落脚并且获得

了新兴城市内知识阶层的拥戴；其次是 1943 年前后开始对延安为中心的红色区域产生实质

性影响，并且在 1949 年以后迅速扩张到全国的苏俄戏剧文化的冲击，这次冲击的结果是苏

俄式的“现实主义”手法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以国家体

制的力量得以推行到全国所有剧种的表演团体，同时，苏俄的大剧院制度开始全面取代中国

原有的剧院团格局；第三次冲击是 1978 年以后，改革开放的进程使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戏剧

文化重新获得了大量追随者，尤其是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影响更为显著，高行健和林兆华首次

合作创作的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的上演成为当代中国戏剧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它的影响

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而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此前数十年里让几亿民众生活在贫困与恐惧中

的制度的厌恶与批判，构成了对西方现代派戏剧趋之若鹜的狂热最重要的精神支撑。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戏剧遭遇的这三次冲击都来源于西方，或者说它都是以崇尚西方文

明并且强烈质疑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形式出现的，都试图以西方戏剧改造甚至取代中

国的古老戏剧文化。更重要的是，在这三度西潮的背后，都有政治与社会历史方面的某种合

理性，都包含了在社会学领域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融入世界文明进程的迫切诉求；并且在

这三次冲击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又都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构成社会主流并且掌握着话语权

的知识阶层，它们都是自上而下的文化运动。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价值在这个很长的

历史时期内受到强烈质疑，尤其是受到主流知识界的质疑，才会导致中国当代戏剧与传统的

关系几度断裂。而 20 世纪末以来全球化与现代传媒的影响更加剧了传统戏剧的危机。 

因此，我们今天在中国戏剧界看到的景象，就是传统几乎只能以碎片的样式呈现着，无

论是话剧还是其它古老剧种，概莫能外。比如昆曲。《上海昆剧志》的《传统剧目统计表》

指出，“清末昆剧艺人能演的，包括杂剧、南戏和传奇的折子戏有五百五十出，20 世纪 20

年代传字辈能演出的还有四百六十出，60 年代昆一二班只有两百十几出，到了 90 年代三班

则只有五十余出了。”据史耘先生的说法当时能够上演的剧目是七十五折，胡忌先生说江苏

省昆剧团目前可以演出的折子戏在五十折左右，根据一系列相关资料的统计，全国六家昆剧

团统共能演的折子戏，去其重复，不过百折左右，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经常能够上演的经

典剧目，只有以《牡丹亭》和《长生殿》的折子戏为主的十数出。演员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

相对于前辈艺人一般都能够熟练上演一百多出经典剧目。否则就难以在舞台上生存的通例，

如同《上海昆剧志》对剧目的统计所暗示的那样，近几十年所培养的昆曲演员不仅数量很少，

而且所能够掌握的剧目更是少到极点，多数情况下演员们能够熟练上演的剧目仅在十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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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而对于昆曲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被认定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剧

种而言，它丰富的艺术内涵，是不可能依赖于如此之少的剧目得以体现与传承的。问题更在

于目前的一代演员已经丧失了受到良好艺术训练的条件，由于长期以来对传统戏的表演艺术

传承的严重忽视，即使是目前承担着表演艺术传授任务的、代表了昆曲最高表演水平的优秀

演员，对传统实际上也所知甚少。在表演技巧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下来的主要是生、

旦这两个行当的唱腔与身段，而昆曲原有的其它重要行当，尤其是丑行的表演技能，基本上

已经失传。至于昆曲被认定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来的情况，也同样不能令

人满意，虽然国家对昆曲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经济资助也有极大的改

善，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迅速增加的资助很少被用于传统剧目的发掘与继承，却被大

量移用于新剧目的创作，这些创作往往离传统越来越远。如果说 1956 年创作的极具代表性

的《十五贯》，还能称为对传统剧目的改编，其中无论是在故事层面、道德层面还是在表演

技巧层面，都还包含了大量的传统元素，那么，当北方昆曲剧院的著名演员候永奎也依附于

政府的意识形态需求创作“现代戏”《红霞》时，我们当可以理解昆曲的处境。可惜目前昆

曲的新剧目创作，仍然是在走《红霞》而不是《十五贯》的道路，2006 年苏州主办的第三

届中国昆曲艺术节上激烈的争论，正由此而起。这样的创作既难于从传统那里获得艺术所需

的足够资源，也自然很难从传统那里获得艺术水平的保证；当一个剧种充斥着大量类似剧目

时，它实际上就已经徒具剧种之表，早无剧种之实，它早就已经变形，而且，艺术内涵与水

准的急剧下降就是一种必然。 

除昆曲以外，中国目前还有数以百计的濒危剧种，比如福建泉州非常古老且优美的梨园

戏。这些剧种往往只流传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由于身处

中国晚近激烈反传统的现代化进程中，它们的艺术与文化价值很难得到充分的发抉与肯定，

比起已经得到政府支持的昆曲，处境更为艰难。它们曾经是它的发生地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

与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他们的集体记忆、情感载体，以及构成他们伦理道德的支

柱，但由于传统没有能够得以成功地保护与传承，这些剧种也已经难以生存与发展。 

客观地说，即使受到三度西潮的冲击，在非常困难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下，戏剧界接续传

统的努力始终存在。我们可以将京剧《四郎探母》看成一部具有风向标式性质的经典剧目，

数十年来，虽然它的价值与内涵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质疑，即使在今天看来，它也仍然存在许

多值得改进与提升的细节，然而它在舞台上的顽强存在，恰恰是由于戏剧界的同人们始终把

它看成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剧作，顽强地继承和保留传统的信念，对《四郎探母》构成了的支

撑。昆曲《十五贯》是另一种象征，1956 年昆曲《十五贯》上演后产生强烈反响，它表现

出在一个变化了时代，昆曲以及戏曲界的表演艺术家们努力要寻找传统延续的特殊方式，通

过类似的新剧目，使得以昆曲为代表的传统时代的艺术为新时代所受容。至于 1964 年以后

出现并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影响达到顶峰的“样板戏”，虽然在其背后有对传统做脱

胎换骨式的改造的动机，然而无论是在音乐上、剧本结构上还是在舞台表现手段上，都在在

体现出艺术家们化用传统戏剧手法的迹象。至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多年里，随着理论与观念表

达空间的开放，在西方思想急剧涌入的同时，对传统的尊重与认知不再成为禁忌，更多人有

可能更理直气壮地弘扬传统戏剧的价值，为传统的接续，提供了更厚实的理论基础。 

因此，传统的力量与那些试图毁灭和割断传统的力量，多年以来一直处于相互博弈的较

衡之中，此消彼长。除了上述所指的主流社会中的戏剧艺术家们的努力以外，民间戏剧家们

的努力也不可忽视，而且，因为 1980 年以来民间剧团重新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而这些职

业化的演出团体既生长于社会底层，更接近于尚未完全淘净的、仍然留存于民间的传统潜流，

同时它与普通民众的美学趣味之间的关系显得较为密切，因此，也就需要并且可能更多地去

致力于发掘与利用民众熟悉的传统资源，这对于一个世纪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自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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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地反对传统的戏剧观念，无疑构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矫正力量；另一方面，一个世纪以来背

离传统的激进主义思潮终于有所消退，而戏剧创作与演出水平急剧下降的触目惊心的事实，

业内人士也不可能永远视而不见。所有这些原因，都在促使传统艰难缓慢地回归，促使戏剧

界从理论到实践更多地思考传统的意义与生命。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戏剧领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意义尚未得

到人们足够重视，甚至连这个变化的出现也还没有为人们察觉。但变化确实存在，而且很可

能已经成为世纪性的转折，它体现在中国悠久的戏剧传统开始重新得到关注，中国传统戏剧

的美学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它改变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这个词汇一直被涂

抹着负面色彩的历史进程，今天的中国戏剧界，有更多的戏剧艺术家认识到了传统的价值，

尤其是认识到了传统戏剧特有的表现手法与美学风格的内在合理性，因此，基于传统的创作

与演出，也罕见地呈现出久违了的回暖倾向。随着文化多样性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并且成

为一种普适性的价值，为后发达国家对本土文化的价值认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资源，至

少在理论上，传统的重要性不再像十多年以前那样遭到普遍的怀疑与忽视，而在新剧目创作

过程中，传统戏剧美学的价值，也因之更为人们关注和肯定。对传统经典剧目的有限改编，

也往往成为剧团赢得观众的有效策略。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日渐成为社会

的共识，那些传播范围较小的小剧种的保护，也得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更多的重视。以梨园

戏为例，近年出现的新剧目《董生与李氏》，恰因为对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受到专家和业

内外人士的高度评价，这些都说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戏剧界继承传统的努力终有成效。 

在这个意义上说，重建中国当代戏剧与传统之间的精神关联，更多地从传统中发现戏剧

创作的题材，通过对传统的不断与深入发掘以激发创作者的灵感与想象力，既是中国当代戏

剧走向繁荣的必经之路，更是保证中国具有独特美学风格的传统戏剧能够彻底改变在世界戏

剧领域的边缘地位，受到世界各国戏剧界关注与尊重的重要保证。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戏剧的发展实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尊重传统，才能更好

的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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